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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源流先世泽 满堂酝酿太和春
———清《同治元年吴恒大乾房分书》背后的故事

□吴以龙/口述 翁盈昌/整理

引子

清《同治元年吴恒大乾房分书》是一份

160年前兄弟分家的分书，因为少有，才显得

宝贵，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古时农耕社会的一

幅立体画卷。

《分书》共由四个部分组成，封面、序言、

落款和家产分析，该分书纹路清晰，次第分

明。在洋洋五十余页的分书中，把这个封建

乡绅家的家底几乎和盘托出，显示了这个家

族的殷实和内中包含的百余年的沧桑岁月。

2021年的一天，东港街道南岙村村民吴

旦（1966年出生，装修泥工），在整理他父亲

遗留下来的旧木箱时，无意间发现了他家一

本被岁月侵蚀而泛黄的清朝《吴恒大乾房分

书》，藏在一起的还有民国《吴孟大房分书》

和大约在清朝嘉庆年的《田亩册》。传到吴旦

手上已是第六代，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

研究古时农耕社会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分家析产的家庭背景

160年前清咸丰同治年间，中国内忧外患，各

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势衰微。

对于外部世界的动荡变化，舟山海岛的农

村似乎没有太多的感觉，老百姓仍按照自己的

方式生活着，起早贪黑，劳作不息，成天为生计

而忙碌。这份分书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兄弟俩

分家的见证。

从分书所分析的资产看，当时恒盛一房，所

拥有的土地以及房产，在清朝后期耕地稀缺的

舟山虽然算不上富甲一方，但矮中取长，也算比

较丰裕。

有人会问，这些财产来自于何方呢？要回答

这个问题，还要从吴家早期从宁波迁徙到舟山

开发开荒繁衍生息说起。

明嘉靖年间，吴家先祖从宁波鄞州五乡碶

来到舟山，当时如进入无人之境，只要在荒滩上

用绳子围一下，插上一块字牌，写上四至就可宣

称是自己的了，这是老人谓之的“插牌”。

要让土地产出价值，还需投入巨大的人力

物力，付出无数艰辛的劳动。吴家先辈们在遮

天蔽日的荒草之中，披荆斩棘，劈山垒田，筑塘

围堰，经过至少三代人的努力，终将荒地变成

良地。

随着时间的推延、人口增加，崇祯十年

（1637），吴家的一支又从吴榭迁入芦花塔岭下，

经过百余年的垦荒种植，顽强拼搏，他们拥有了

大量的土地（其间曾经历清顺治年的二次海禁

和康熙年的展复，中间的一段有二三十年土地

荒芜）。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吴氏人丁百余口，成

为一个大家族。

其中，塔岭下成了吴氏在舟山的第二个开

基之地，分支为第六代天字辈“宁一房”，也就成

为今天的塔岭下吴氏。

宁一房开房始祖天禄公，讳坤学，名国泰，

字宁一，邑庠生，生于清康熙五十年，故于乾隆

廿五年，生六子：心齐，心治，心平，心敬，心忠，

心贯。这六子中又派生出以“恒”字开头的房名。

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三子心平的“恒盛

房”，第六子心贯的“恒仁房”。

后此六子中各因前程不同，有的外迁谋业，

有的异地为官，也有家道衰落后继乏人，因此多

房资产被恒盛房所兼并继承，列入他的门下。在

其后的历史岁月中，恒盛房始终坚持耕读传家，

克勤克俭，无怠无荒，经过苦心经营，到清朝咸

丰同治年间，恒盛房已形成房屋三十余间，土地

百余亩的丰厚家底。

同治元年，恒盛房已有第四代子嗣，良字辈

有三女二子五人，女在先，子在后。其父善庆，字

其章、永福，号希荣，清乾隆年国学生，生于嘉庆

七年（1802）十一月廿四日，故于咸丰戊午年

（1858）十月初三日。

吴家传说他是一位戴红帽子的人（清朝官

帽上有一圈红色的流苏），却不知官居何职，无

疑他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学子儒生，又是一个耕

读传家的典型老人，还是活跃在农村宗族中，为

之操劳的乡绅。

善庆公生两子：良静、良栻，良栻秀才。良静

公生晋香，晋香国学生。良栻公生晋英，晋英乡

善人，1928年有碑刻，他是孟嘉庙的柱首，乡人

尊称他为大英先生。这是他们晋字辈以上的人

事传代。

善庆过世后两年余，妻吴曹氏已介66岁，长

子良静 32岁，幼子良栻 26岁，五子女均已婚嫁，

且长孙晋乡也有12岁。

年龄不饶人，苦心经营两年后，吴曹氏渐觉

力不从心，于是选择放手，让俩子各自为业。用

她的话说：“余今者颓然老矣，环顾子孙绳蛰，未

尝不思祖宗积累之功而，欲继九世同居之盛，熟

以为族当美谈，顾时势有不能，则不得不沿袭乎

树大分枝之说，为尔等作分析主焉。”

《分书》序言也明确指出，善庆过世时，家里

子女还有未婚嫁的，“少不更事”“则一切内外事

务皆余所亲自主持焉”，从中告诉晚辈，吴曹氏

操劳之艰辛，分家势在必行，子女要珍惜。

二 分授大小房田产、家产细则

怎么进行分析，吴曹氏将田产家产等具体

安排，只用一句话十六个字：“除祭祀膳田以及

应尊田外，作二股均分”。

1.分书很大一部分土地资产为祀田、膳田和
尊田。

所谓祀田，就是将收益用于祭祀先人所需

的田地（包括山场，下同）。

所谓膳田，就是将收益供养长者的田地。

所谓尊田，就是奖赏长子长孙的田地。

这三类田产，非一般家庭所能有者！

其实祀田膳田，俗称“大家田”或“族田”，几

房人等轮流耕种，一般三年一轮。

谁轮到耕种的，秋收后除去种子等成本，按

比例上交当家的，其余归自己，所以大家都乐意

接受。

还有一种将大家田和自家田长期出租给失

去土地的佃农或者土地比较少的农户耕种。秋后

他们将田里的收益以谷物或租金的形式，按五五

或六四比例上交给地主家。我们从电影里看到

过，地主们常常带着账房先生，分别坐着俩人抬

的斗子，到自己的田野巡察，评估当年的粮食收

成。所到之处，佃农都要早早迎接，说些奉承讨好

的话。若是遇上灾年，老爷一句话免去几分收成，

佃农就要高兴大半年了。关于这一点，吴旦为我

们提供的田亩册，很能说明问题。田亩册详细记

载了各处土地出租情况，这里不再展开。

分书中所列先人祀田共有五种: 其一公尊

父祀（善庆祀，笔者注，下同）民田民山 17.42亩

（分书中田亩单位是：亩、分、厘、毛、丝、忽，因过

于冗长，笔者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小数点后取分

厘，省略了后面，下同）；其二公尊祖祀（锡俊祀）

民田民山15.55亩；其三公尊曾祖父祀（心平祀）

民地民山19.05亩；其四公尊二姑婆祀民田2.05

亩；其五公尊备公祀田吴家岙山6亩。

以上大大小小的五类祀田地块合计 60余

亩。每处土地都写有权属证书号，很是考究。

分书所列公尊田，有三类：其一公尊长子择树

墩荡地3.55亩；其二公尊长孙田洪洞岙民田2.20

亩；其三公尊补偿小房地板山地三处2.36亩。

公尊长子显然是为权利义务相统一；公尊

小房的显然兼顾土地的优劣多寡，适当平衡。以

上公尊田共8亩，每份土地也都写有土地权属证

号，可谓郑重其事。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留起这么多的祀田，直

接分掉不是更好吗？那时中国人敬天敬地，尊孔

祭祖，子孙的读书教育，维系家族的管理权威

等，这些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民众

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被写入每个宗族的祖训

族规，因此需要有这么多祀田的收入作保证。不

仅如此，还规定每年有清明冬至及先人的生死

忌日等七祭，每祭的荤素各碗也有定数。

从分书看，这家所有的大大小小水旱田块

（包括山场折合亩分）有二百余块，除芦花塘内

塘外大一些，大的有五六亩，近村梯田，多为小

块，许多不足一分，共计 148.55亩之多，留起祀

田膳田尊田，剩下的田产80亩，就是分给兄弟两

人了（上述田亩册所登的，比较偏僻的土地已归

另一支宗亲“天华房”所有，编者注）。

2.“神会”也是一种土地资产。
分析中有许多神会，如千古会、长春会、千

秋会、张圣会、弘化会、八行会、财神会、三官会

等八种，其中财神会、三官会俩兄弟各半会，其

余都是整会，各房所得份额均等。

这些七七八八的会，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为

了弄清楚这些神会的性质，我走访了几位老前

辈。其中一位老者说“小时候我们里山风水岭一

带，有吴家的土地和柴山，说是三官会的，直到

解放前后我们吴家人还曾在那里耕作打柴”。

文章开头提到过的《田亩册》，在它的土地

登载中，其中也有 5种会田：永宁会田 8处，合计

4.3亩；永成会1.16亩；新斋会1.67亩；一柱都神

会1.15亩；春福会1.79亩。以上共计11余亩。由

此也印证了神会是一类土地资产。

寺庙要生存，除了靠信众的香火钱及财物

的捐献，还是靠田产的稳固收入来维持，大的寺

庙一般都拥有许多寺田。这种田产开始时由富

人家所出（民国时孟嘉庙就有不少地块寺田），

并富人们包办经营。

恒盛房拥有的八大神会共十三整份，每年

所得收益，除上交寺庙外，无疑有颇丰的收入作

为酬劳装入自己的腰包。

神会究竟是怎样组织还有待推讨，但它是

一种资产，可分给后人是可以肯定的。

3.这一房住的是吴家最大的房子，建于清乾
隆年的三合院，楼房西厢房楼3全间，平屋合计
30间。

房产家什中有“十里红妆”一样的大小眠

床，各种橱柜桌椅凳，大大小小的果桶提筒锡

瓶；餐厅厨房有竹椅板凳不计其数，单八仙桌就

有七八张之多，高背太师椅十数把，烧饭用饭

蒸，盛饭用大裕桶；祭祀用的香箩烛台祭盘碗器

等现在我们见不到的对象。从这些祭祀的用具，

蒸饭的饭蒸，盛饭的大桶，吃饭的桌椅，足见当

时的热闹场面。

4.将书画作为兄弟的共同资产，传家之宝，
体现书香门第与众不同之处。

善庆公他在舟山地面，名气不大，官居何位

也早已失传，但从他生前家中书房的陈设能知

一二。

善庆公早先在京城里读过书，是见过大场

面的人，所以他有许多的人脉和学生，又有读书

人的个人爱好和闲情逸致。

空闲时回家里常常与人聊天喝茶，切磋棋

艺，以茶棋会友；也常常写诗作画，陶冶情操，消

遣时光。善庆过世后，他的字画就成了遗物。

这些剩下的不能分的字画及书籍，其中有：

松鼠画四幅，狮子画一幅，对联六副等；有《大清

律》一部，《四书》一册，《五经》一册；有书架一

只，书橱一口，画桌、书桌各一张，映屏一座，象

棋盘全副等。

因为许多不宜拆分，这些无价资产，分家

时被作为大房小房共同使用，共同的资产写入

分书。

《大清律》是清皇朝的一部大型法典，涵盖民

法刑法方方面面，这样的书，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有

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国民文化普遍较高，普法

宣传家喻户晓，身边有这类书的比比皆是。过去

家里能有这样藏书的，只会是吃公家饭的人，也能

体现了他的身份地位。这在别人家是少见的。

三 耕读传家代代坚守

这份分书属“吴恒大乾房分书”，订立时间

为：清同治元年春王正月。听分男：良栻。见中

人：族叔公锡眉，亲子婿缪兆莘、亲子婿张尚枚。

代字：张伯琴。

何为恒大房（恒盛房大房）？我从清光绪十

五年《塔岭下吴氏宗谱》查到，他是塔岭下吴姓

众多分支中的一支，起始祖为吴氏第七代嗣孙

心平。心平公字坦然，天禄公第三子，生于清乾

隆十年六月初三日，卒于乾隆六十年正月廿三

日。这份分书是上述恒盛房下第四代，良字辈大

房分书。良字辈有俩兄弟，相对应的还有一份坤

房分书，由小房所执。

纵观吴恒大这一房，在代代传承中，始终母

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声在乡人中有口皆碑，代

有出息。从所占有的土地，拥有的房产，子孙整

体的文化程度，及在宗族内的影响力，恒盛房堪

称典型的士绅家庭。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作为特殊的社

会群体，内心有读书人的情怀和坚持。敢于为社

会担责，解乡邻之急盼，因此恒盛房在宗族内

部，始终有他特殊的地位。

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逐渐被瓜分，

恒盛房已富裕不再。

解放初，政府评定农村阶级成分时，没有一

家能评得上“地主”的。虽然后期宗族管理制逐

渐被弱化，但是这个世家在家族中仍有其特殊

的影响力。从晋字辈传到卿字辈后（吴家字辈排

行第 11代～12代），有子嗣四棠：福棠、熙棠、会

棠、根棠，在我们村乡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能说

得上话，一保之长位置，几乎都是他们几个兄弟

独占，轮流执掌。

子孙们爱读书写字的爱好依旧没变，许多

人都练就了一手好字。

我见过会棠公，由福伯（吴旦爷），他们虽然

早已故去，在他们的身上，我找到了上代传下来

的，爱家人，爱读书，有空喜欢练字的好习惯。

作为长辈，他们慈祥和善亲切，让人敬仰。

我看到过会棠公用小楷书写的，他自己家的家

谱，和代笔的民国《吴元兴房分书》，字迹结构匀

称，点画精详，撇捺顿挫，笔力雄厚，可见他的文

字和书法功底。

他的这两份墨宝以图片形式，已被我们塔

岭下吴氏宗谱所选用，让大家鉴赏。

以上是由一份古代分书引出的话题，封建

社会，耕读世家吴氏恒盛房的人和事。虽带有浓

烈的封建色彩，这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演

变过程的见证，是非曲直我们无可评说。

但子孙们祭祖敬宗，孝顺父母，睦邻友好，

艰苦创业，喜好读书写字，追求上进，耕读传家

的代代坚守，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

推崇。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塔岭下吴氏祖堂


